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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养老院给出承诺，只要一天没有
结果，老人的焦虑就挥之不去。走向
诉讼，能否拿回钱款依然未知，等待
的过程可谓十分闹心。总结这些案
例的共同特点，老人们均交纳了远超
正常入住程度的高额预付费用。

预付费、高返利，背后暗藏着高
风险。今年8月，民政部网站专门发
文，揭露各式各样围绕养老产品的典
型案例。提示以“交纳本金越多入住
折扣越高”“高额返息到期退还本金”

“返还定金并享受折扣入住甚至免费
入住”等为幌子，收取预付费的行为，
实际上都是吸收公众资金的金融活
动。

民政部指出，养老机构承诺的高
额利息等，主要来源于老年人交纳的
本金。要持续维系，势必挪东补西，
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高额利息无法
兑付，连本金也难以追回，承诺的养
老服务更是难以兑现。养老机构的
本质是提供养老服务，对带有投资返
利性质的承诺，老年人应谨记高回报
伴随高风险，谨慎投资。

为更好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北
京市民政局会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于去年10月联合修订下发《北京市
养老服务合同（养老机构版）》（示范
文本），并从今年3月起，在全市推行

“养老服务合同网签”，对养老服务合
同进行监管，该举措在全国属于首
创。

记者注意到，“示范文本”中规
定，养老机构入住保证金收取，不得
超过月养老服务费用标准的四
倍。即养老机构每月费用若为
5000元，入住保证金最多只能收取
2万元。这样的设置，正是为了防
范“一交十几万元”的大额预付费
资金风险。

“之前行业机构在老人入住时，
普遍默认收取 5万至 10万元的押
金，作为老人的应急保障金。”某养
老机构负责人陈涛坦言，这笔钱是
为了预防老人出现特殊情况，主要
是防欠费，一旦家属联系不上，养
老院会比较麻烦。推行“合同网
签”后，因为有“不超四倍”的限制，
据陈涛观察，保证金收取普遍降到
3万至 5万元左右，他所在的机构
为3万元，“机构承担的风险更大一
些，更重视对老人的保护。”
（文中所涉人员为化名）（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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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有利息，住了有优
惠，到期随时取……之前说
得好听，真到要钱的时候就
左等右等没消息……”近期，
有老人向北京12345热线反
映，自己购买的养老预付费
卡遭遇退费难。

采取措施、焦急等待的
过程中，老人们的烦心事儿，
也再次为大额预付费产品敲
响警钟。

“这么长时间，钱一直要不回来，都成我的心
病了。”80多岁的刘颖，目前住在一家养老公寓
内。为了拿回自己9万元费用，老人近来寝食难
安。

刘颖回忆，2019年自己与这家养老公寓的
经营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养老产品并提前充值8
万元。“说是可以在他们的老年公寓占着床位，入
住的话有优惠，不住的时候也有利息。”到了
2021年12月，刘颖又交了9万元，签订第二份内
容类似的合同。而在总共交了17万元后，老人
都还一直没有入住养老公寓。

直到2022年9月，刘颖住进了公寓。入住
一年后，她希望拿回第二份合同对应的9万元。
在老人认知中，自己交的第一个8万元，算上公
寓承诺的优惠，足以支付入住期间各项费用。“我
住了一年多，相当于8万元就花掉了，不用管
了。但第二个合同交的9万元，应该是要退给我
的。”

与公寓多次交涉时，刘颖却被告知，公寓已
经更换了经营商，她的钱款只能找之前的经营
公司去要，与现在的经营商没有关系。

“老人那些钱，完全没有交到我们公司的账
户里。”目前公寓经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解释，
公司去年接手养老公寓时，这个地方已经是欠
房租、欠物业费、欠员工薪资的状态，有些像刘
颖一样情况的老人正住在公寓里。“不止这9
万，就连刘阿姨之前那8万，其实也没有给我
们，都是给了上一家公司。您可以理解成，我们
让老人白住了一年。”他建议，老人应向所在区
经侦大队报案，以获得下一步指导。

记者将相关负责人的解释告诉刘颖，老人
并不相信，认为负责人与之前的公司是“一伙儿
的”，联手做戏拖着不还钱。那么公寓方面的说
法可信吗？记者又以老人亲戚身份致电属地民
政局，提到该问题，对方称有专门人员负责介绍
咨询工作。

按照民政局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一位
工作人员，她证实养老公寓这个地址，确实已
经换了一家经营商。“简单来说，之前公司的资
金链相当于断了，无法继续管理在院老人，为
了公寓能够正常运转，就由一家新的公司来接
管经营养老公寓，目前还没有完全做完交接手
续。养老产品的钱，与现在公寓经营主体没有
关系，他们只负责管理正常入住的在院老人。”

那么，上一家公司算是“跑路”吗？工作人
员表示否认，称公司法人并没有“销声匿迹”，
还在配合处理一些事宜。据其了解，对方设有
专门处理养老产品债务问题的办公室，半个多
月前曾与一些事主签订了还款协议。“我们了解
到的情况是，以三年为期来还清本金，第一年
10%，第二年15%，第三年全部还清。建议老人
到办公室具体咨询，或向经侦大队报案做进一
步处理。”

记者将工作人员的回复转述给刘颖，
老人表示认可，并称自己已着手聘请律师
帮忙办理。与此同时，黄娟刚刚向法院递
交了材料，准备起诉京郊一家养老院。

6年前，黄娟和老伴参观该养老院时，
被环境和经营模式打动了，便办理了养老
会员资格。“养老院条件很好，入住方案也
很灵活，不用非得长期住在那儿，每次想过
去住多久，从会员账户里扣除期限就行。
还能参加活动，费用也从会员账户里扣
除。”

黄娟陆续为会员账户充值15万元，获
得免费入住半年的优惠。但这几年间，除
了零散入住体验了不到一周，以及参加了
一次院方组织的旅游，消费几千元外，老两
口并没有再用到会员卡，目前余额应为
14.3万余元。

2022年底，会员合同到期，老人想把
钱款要回来，院方以疫情未解封为由，称无
法办理退款手续。“当时给我说得特别好，
让我放心，退款时肯定少不了我的。直到
现在快一年了，钱没有拿到，电话也不接
了。”

在属地民政局建议指导下，黄娟对养
老院提出起诉。天眼查信息显示，该养老
院仅2023年，就有18条法律诉讼，均与押
金偿还、借款偿还等事宜有关。9月15日，
所属地区人民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对养
老院单位及单位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

与黄娟遭遇类似，张明老两口也在苦
苦等待自己的退款。2019年，老人向京郊
一家养老院交纳10万元，办理会员资格。
据老人介绍，该养老院经常开展休闲旅游
活动，不时用大巴车将老人接过去住上几
天，再送回来。张明和老伴都能自理，平时
只参加活动，没有真正长期入住过，卡里还
有6万元余额。

几个月前，张明开始要求养老院退还
余额。“经理先说8月可以打款，又改口到9
月底，我们等到国庆节后也没见着钱，这都
11月了，得拖到什么时候呢？”

而比黄娟情况稍好的是，记者联系属
地民政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证实，养老院
还在正常经营，没有“跑路”，还不上钱是因
为院里账户没有钱，“不止这一位老人在
催。”

按张明提供的信息，记者也联系到养
老院负责人。对方称此前机构经营困难，
已经去做了银行抵押，正等待贷款发放。

“预计11月15日前，会调取财务档案，只
要做完了退款手续，老人没花的钱一分不
差，都会转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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